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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联合作战战役行动中平台聚类编组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量子 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方法.

该方法首先分别对经典 K-means算法中的聚类类别数目设定和聚类中心点选择两部分进行了优化处理; 其

次, 该方法针对聚类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距离构建对应的量子线路; 然后, 该方法针对聚类

数据集的误差平方和构建对应的量子线路. 实验结果表明, 所提方法不但有效解决了此类行动规模下的平台

聚类编组问题, 与经典 K-means算法相比,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有较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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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平台聚类编组问题作为军事 C2组织资源调

度中重点研究问题之一, 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人员

的广泛关注 [1,2]. 在联合作战中, 由于涉及的平台数

量庞大、类型多样, 资源供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

在进行平台聚类编组时不但需要考虑大量的武

器平台元素, 还需要考虑平台位置信息、提供的资

源规模等属性, 因此联合作战中平台聚类编组问

题属于组合优化问题中的 NP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问题 [3,4]. 由于军事 C2组织资源调度

中一般要求任务簇与平台簇一一对应, 所以通常情

况下联合作战中任务分组的数量就决定了平台编

组的数量, 据此可以利用无监督聚类优化算法求解

联合作战中平台聚类编组问题.

目前, 无监督聚类优化算法主要有 K-means

算法 [5–7]、层次聚类 [8–10]、Mean-shift聚类算法 [11–13]、

高斯混合模型 EM算法 [14–16] 等. 与其他方法相比,

K-means算法因具有算法思路简单、聚类效果优良

等特点, 加之在处理大数据情况下, 具有很好的伸

缩性, 算法复杂度相对较低等优点, 使其在实际应

用中广受青睐 [17,18]. 该算法作为数据挖掘领域的十

大算法之一, 已成功应用于特征分析 [19–21]、商业智

能 [22–24]、图像分组 [25–27]、文档聚类 [28–30] 等多个领

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问题所包含的聚类数

据量呈指数级增长,  给 K-means算法的计算速

率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些学者尝试将量子计算与

K-means算法相结合, 利用量子天然所具有的并行

计算能力来加速 K-means算法的聚类过程, 达到

量子增强的目的, 使得 K-means算法的时间复杂

度有较大幅度地降低 [31–33].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启发下, 本文针对联合作战

战役行动中平台聚类编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量

子 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方法. 首先, 该方法

在 K-means算法的基础上, 利用已确认的任务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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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确定平台聚类的类别数量, 再以每个任务簇中

所含任务的位置信息为基准, 通过推导计算, 求解

出每个初始聚类中心点位置; 其次, 以欧氏距离作

为衡量平台数据与各聚类中心点间相似度的指标,

对平台数据进行量子化处理, 将平台数据转化成对

应的量子态形式表示, 根据理论推导将欧氏距离求

解转化成量子态内积求解, 通过设计构造通用的量

子态内积求解量子线路完成对欧氏距离的求解; 接

着, 根据平台数据与各聚类中心之间的相似度, 将

各平台划归到对应的聚类中心并对聚类中心位置

信息进行更新, 不断迭代直至达到类簇的误差平方

和数值或者预先设定的迭代阈值, 完成聚类并取得

平台聚类编组结果. 

2   基础理论

经典 K-means算法的基本思想为: 首先, 根据

相关依据和经验, 预先确定聚类类别数目 K, 并从

聚类数据集中随机选取 K 个初始聚类中心点; 其

次, 依次计算其余聚类数据元素与各聚类中心点之

间的欧氏距离, 通过欧氏距离找出距离目标数据元

素最近的聚类中心点, 并将该聚类数据元素划归到

该聚类中心点所对应的簇中; 接着, 通过求解每个

簇中的聚类数据元素的平均值, 计算该簇对应的新

聚类中心点; 最后, 根据聚类效果, 进行反复迭代,

直至聚类中点位置相对稳定或者迭代次数达到设

定次数. 

2.1    经典 K-means 算法具体步骤和流程

X = {x1, x2, · · · , xN}

ck k ∈ {1, 2, · · · ,K}

设聚类数据集合为  , 其

中 N 为聚类数据数量, 初始聚类中心点有 K 个,

每个聚类中心点表示为  , 其中  ,

每个聚类数据维度为 M. 则可以定义如下公式: 

D (xi, ck) =

√√√√ M∑
j=1

(xij − ckj)
2
, (1)

D (xi, ck) xi ck

xij ckj

xi ck j ∈

其中  表示聚类数据   与聚类中心点  

之间的欧氏距离,    和   分别表示聚类数据

 和聚类中心点  第 j 个维度对应的属性值,  

{1, 2, · · · ,M}  . 

c′k =

∑
xi∈Ck

xi

Nk
, (2)

c′k

Ck ck

Nk Ck

其中  表示通过求平均值得到的新聚类中心点,

 表示聚类数据划归到聚类中心点  所组成的集

合,   表示聚类集合  所含聚类数据的数量. 

SSE =

K∑
k=1

∑
xi∈Ck

|D (xi, ck)|
2
, (3)

其中 SSE表示整个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

经典 K-means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根据具体问题, 结合实际经验具体分

析, 确定将要划分聚类中心数目 K;

步骤 2　在聚类数据集中, 初始聚类中心点通

过随机选定的 K 个数据元素来确定;

步骤 3　根据 (1)式计算其余聚类样本元素和

各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距离;

步骤 4　对欧氏距离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将聚

类数据元素划归到与其欧氏距离最小的聚类中心

点所在的簇中;

步骤 5　确定每个簇中的聚类数据元素数目,

并通过 (2)式对簇中聚类数据元素的均值进行计算;

步骤 6　将均值计算结果作为新的聚类中心

点位置, 并进行更新;

步骤 7　根据 (3)式, 计算整个聚类数据集的

残差平方和;

步骤 8　对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变化进

行判断, 若变化超出所设定的范围, 则跳转到步骤 3,

根据新的聚类中心点重新进行聚类分簇. 如果变化

在所设定的范围内, 则结束聚类, 将聚类分簇结果进

行输出. 图 1为 K-means算法的具体聚类流程图. 

2.2    聚类数据与聚类中心点之间欧氏距离
的具体推导

xi = [xi1, xi2, · · · , xiM ]
T

ck = [ck1, ck2, · · · ckM ]
T

Ck

xi ck

设  为聚类数据集合 X

中的任意数据元素,    为聚

类中心集合  中的任意一个聚类中心点 . 根据

(1)式,   与  之间的欧氏距离具体推导如下: 

 

D (xi, ck) =

√√√√ M∑
j=1

(xij − ckj)
2
=

√
(xi1 − ck1)

2
+ (xi2 − ck2)

2
+ · · ·+ (xiM − ckM )

2

=
√
(x2

i1 + x2
i2 + · · ·+ x2

iM ) + (c2k1 + c2k2 + · · ·+ c2kM )− 2 (xi1ck1 + xi2ck2 + · · ·+ xiMckM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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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4)式, 整个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 SSE公

式也可以进一步推导: 

SSE =

K∑
k=1

∑
xi∈Ck

|D(xi, ck)|
2

=

K∑
k=1

∑
xi∈Ck

[
(
x2
i1 + x2

i2 + · · ·+ x2
iM

)
+
(
c2k1 + c2k2 + · · ·+ c2kM

)
− 2 (xi1ck1 + xi2ck2 + · · ·+ xiMckM )]. (5)

通过对经典 K-means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分析,

可以发现该算法对计算资源的消耗主要集中在计

算聚类数据元素与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距离部

分 (步骤 3)和计算整个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

部分 (步骤 7). 随着数据量和维度的不断增大, 该

算法所消耗的计算资源会急剧增加, 算法的计算复

杂度也会指数级提升. 根据 (4)式和 (5)式的推导

结果, 可以建立起欧氏距离与内积计算之间的联

系, 将计算欧氏距离转化为内积计算. 但是, 针对

内积计算问题采用目前常用的经典算法进行求解

需要消耗较大的计算资源, 并且算法的计算复杂度

都比较高. 所以, 本文从新兴的量子技术角度出发,

考虑在量子理论体系下, 利用量子增强技术来提升

经典 K-means算法处理问题的能力. 

3   基于量子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
方法

本文提出的基于量子 K-means的量子增强求

解方法是将量子力学基础理论和量子计算相关理

论与经典 K-means算法的主要步骤相结合, 在充

分发挥量子并行计算优势基础上提升经典算法的

执行效率和准确度. 针对经典 K-means算法, 本文

提出的方法主要做了 3个方面的优化和改进. 一是

根据具体问题对聚类分簇 K 值和初始聚类中心点

位置进行优化处理; 二是对所有聚类数据元素和聚

类中心点进行量子化处理, 建立经典内积与量子态

内积之间的联系; 三是制备量子态, 设计构建通用

的量子态内积求解量子线路, 通过对量子态内积的

求解实现对应欧氏距离的求解. 

3.1    聚类分簇和聚类中心点优化

经典 K-means算法较为明显的缺点就是聚类

分簇 K 值难以确定和初始聚类中心点随机选取.

如果聚类分簇 K 值和初始聚类中心点选取不当往

往会严重影响到最终聚类结果, 使其陷入局部最优.

对于聚类分簇 K 值, 在算法聚类过程中, 如

果 K 值选择过大, 会导致各簇之间数据特征的差

异性很小, 如果 K 值选择过小, 会导致每个簇内部

的数据特征差异性很大. 同时, K 值过大或者过小

都会导致聚类结果不理想, 难以实现全局最优. 对

平台进行聚类的目标就是想实现任务簇与平台簇

的一一对应关系, 因此本文从实际出发以已知的任

务簇数量作为初始聚类分簇 K 的取值 (如图 2所

示). 这样选取的 K 值不但与实际相符, 也更容易

求出全局较优解.

 

确定聚类中心数量

随机选取个初始聚类中心点

根据平均值, 更新聚类中心点位置

算法结束, 输出聚类分簇结果

计算聚类元素与各聚类
中心点之间的欧式距离

根据欧氏距离, 将聚类数据元素分配到
距离其最近的聚类中心点所在的聚类簇中

确定每个簇中所包含的数据
元素数目, 并计算其平均值

计算聚类数据集的误差平方和SSE

判断SSE值的
变化是否超出范围

否

是

图 1    K-means算法的具体聚类流程图

Fig. 1. Specific  clustering  process  diagram  of  the  K-means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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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集合

…

…

任务

任务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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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初始化平台集聚类分簇 K 值图

Fig. 2. K  value  graph  of  initialization  platform  clustering

class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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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means算法聚类过程中, 初始聚类中心

点的选取对聚类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 当初始聚类

中心点位置不理想时, 不但影响聚类效果, 还会使

算法的迭代次数增加, 从而提高算法的计算复杂

度. 本文在确定聚类分簇 K 值的基础上, 对每个任

务簇中的任务数据元素平均值进行计算, 并将该平

均值对应的位置作为对应平台簇的初始聚类中心

点位置. 这样选取的聚类中心点不仅与实际问题相

结合, 具体操作还比较简单,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算

法的操作复杂度. 

3.2    经典内积与量子态内积

2n N ′

⌈log2N ′⌉

在希尔伯特空间中, 一个量子位对应的量子态

可以表示成一个二维向量, 根据张量积运算, 两个

量子位对应的量子态就可以表示一个四维向量, 以

此类推, n 个量子位对应的量子态就可以表示一个

 维向量. 当聚类数据元素的特征维度为   时,

需要的量子位数为  . 当量子态对应的向量

形式中出现多余的维度时, 将其对应的振幅数值设

置为 0即可. 下面进行具体的计算推导.

N ′ x1 = [x11, x12, · · · ,
x1N ′ ]T c1 = [c11, c12, · · · , c1N ′ ]

T

|η⟩ = [e1, e2, · · · , eL]T |ϑ⟩ =
[f1, f2, · · · , fL]T L = 2⌈log2N

′⌉ E = ∥x1∥ =√∑N ′

i=1
x2
1i F = ∥c1∥ =

√∑N ′

i=1
c21i

x1 x1

设聚类数据元素与聚类中心点的特征维度都

为  ,  设一个聚类数据元素  

 与一个聚类中心点  .

设两个量子态分别为  ,  

 , 其中  . 令 

 ,    .  将 E 代入

 的表达式,   的表达形式可以转化为 

x1 = E
[x11

E
,
x12

E
, · · · , x1N ′

E

]T
. (6)

c1 c1将 F 代入   的表达式,    的表达形式可以转

化为: 

c1 = F
[c11
F

,
c12
F

, · · · , c1N
′

F

]T
. (7)

L = N ′ e1 =
x11

E
, e2 =

x12

E
, · · · , eL =

x1N ′

E
f1 =

c11
F

, f2 =
c12
F

, · · · , fL =
c1N ′

F

当  时 ,  令  

 ,  令   .  可以

得到如下表达式: 

|η⟩ = [e1, e2, · · · , eL]T

=
[x11

E
,
x12

E
, · · · , x1N ′

E

]T
=

x1

E
, (8)

 

|ϑ⟩ = [f1, f2, · · · , fL]T

=
[c11
F

,
c12
F

, · · · , c1N
′

F

]T
=

c1
F
. (9)

|η⟩ |ϑ⟩根据 (8)式和 (9)式, 计算量子态   与   的

内积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η | ϑ⟩ = [e∗1, e
∗
2, · · · , e∗L] [f1, f2, · · · , fL]

T

=
⟨x1

E
,
c1
F

⟩
=

1

EF
⟨x1, c1⟩ . (10)

L > N ′ e1 =
x11

E
e2 =

x12

E
, · · · eN ′ =

x1N ′

E
, eN ′+1 = 0 eN ′+2 = 0, · · · , eL = 0 f1 =

c11
F

f2 =
c12
F

, · · · , fN ′ =
c1N ′

F
fN ′+1 = 0, fN ′+2 =

0, · · · , fL = 0

当  时, 令  ,   ,  

 ,    .  令  

 ,   ,  

 . 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η⟩ = [e1, e2, · · · , eL]T

=
[x11

E
,
x12

E
, · · · , x1N ′

E
, 0, · · · , 0

]T
, (11)

 

|ϑ⟩ = [f1, f2, · · · , fL]T

=
[c11
F

,
c12
F

, · · · , c1N
′

F
, 0, · · · , 0

]T
. (12)

|η⟩ |ϑ⟩根据 (11)式和 (12)式, 计算量子态   与  

的内积可以表示为 

⟨η | ϑ⟩ = [e∗1, e
∗
2, · · · , e∗L, 0, · · · , 0]

× [f1, f2, · · · , fL, 0, · · · , 0]T =
1

EF
⟨x1, c1⟩ . (13)

N ′这样无论 L 大于或者等于  , 都可以建立起

经典内积与量子态内积之间的联系, 使接下来构建

量子线路进行内积求解成为可能. 

3.3    通用的量子态内积量子线路

|φ⟩ = [q1, q2, · · · ,
qL]

T |ϕ⟩ = [p1, p2, · · · , pL]T∑L

i=1
|qi|2 = 1

∑L

i=1
|pi|2 = 1

|φ⟩
|φ⟩

设任意两个量子态分别为 

 ,   , 其中 L 表示量子比特

位数,    ,    . 以生成量

子态  为例, 设计其对应的通用量子线路. 根据

量子基础理论, 量子态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φ⟩ = a11 |φ11⟩ |0⟩+ b11 |φ12⟩ |1⟩ , (14)

a11 b11

a211 + b211 = 1

其中, 结合本文实际问题应用, 设   ,    为任意

实数, 且  .

|φ⟩

|φ⟩
|0⟩⊗L

|φ⟩

根据 (14)式中  的表达形式, 参考文献 [34]

量子态制备过程中量子逻辑门选择方法, 经过量子

酉变换计算推理, 利用量子逻辑门设计出了制备

 对应的量子线路. 如图 3所示, 在量子初始基态

 的基础上, 经过 RY(i)量子逻辑门、X 量子

逻辑门等操作后, 得到   对应的量子态. 具体计

算推导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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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1) |0⟩ RY(θ11)−−−−−→ |0⟩⊗(L−1)
(a11 |0⟩+ b11 |1⟩)

Controlled−S12−−−−−−−−−→

a11|0⟩⊗(L−1) |0⟩+ b11 |φ12⟩ |1⟩
X−→ a11|0⟩⊗(L−1) |1⟩+ b11 |φ12⟩ |0⟩

Controlled−S11−−−−−−−−−→ a11 |φ11⟩ |1⟩+ b11 |φ12⟩ |0⟩
X−→ a11 |φ11⟩ |0⟩+ b11 |φ12⟩ |1⟩ .

RY(i)量子逻辑门的矩阵形式为 

RY(θ)=e−iθY /2=

 cos (θ/2) − sin (θ/2)

sin (θ/2) cos (θ/2)

 . (15)

X 量子逻辑门的矩阵形式为 

X =

[
0 1

1 0

]
. (16)

S11 S12

|φ11⟩ |φ12⟩

从上述计算推导过程和图 3显示的信息可以

看出, 图中量子逻辑门模块   和   的主要作用

就是演化生成量子态  和  . 在设计量子线

S11 S12

|φ11⟩ |φ12⟩ |φ11⟩ = a21 |φ21⟩ |0⟩+
b21 |φ22⟩ |1⟩ |φ12⟩ = a22 |φ23⟩ |0⟩+ b22 |φ24⟩ |1⟩

a21 b21 a22 b22 a221 + b221 =

1 a222 + b222 = 1

S11 S12

|φ⟩

路过程中,  直接实现量子逻辑门模块   和  

比较困难, 本文可以采用相同的原理, 将量子态

 和   的表达式写成  

 和   的

形式, 其中  ,   ,   ,   为实数, 且 

 ,   . 这样就可以采用递归方法, 对量

子线路中较为复杂的量子逻辑门模块  和  进

行进一步分解设计, 最终得到如图 4所示的制备量

子态  的通用量子线路图. 该量子线路图可以适

用于任意量子态的制备.

 

(-1)1111

11(-1)1112

11(-1)1112

11111112

11111112

 RY(11)

(-1)

 

12 11

S11图 3    制备量子态   量子线路概率图

S11Fig. 3. Probability diagram for preparing quantum circuits of quantum state   .

 

 RY(11)  

(-1)

 RY(22)  

(-2)

12

24 23

11

……

…

……

11111112

22232224

 RY(21)  

(-2) 22 21

21212122

 RY((-1)1)  

 RY((-1)2) RY((-1)1)

(-1)1(-1)1(-1)1(-1)2

 RY((-1)2-2)  

 RY((-1)2-1) RY((-1)(2-1-1))

(-1)2-2(-1)(2-1-1)(-1)2-2(-1)2-1

|0⟩1|φ⟩2|ϕ⟩3
1:H−−−→

1
√
2

(
|0⟩1|φ⟩2|ϕ⟩3 + |1⟩1|φ⟩2|ϕ⟩3

)
图 4    制备量子态   的通用量子线路图

|0⟩1|φ⟩2|ϕ⟩3
1:H−−−→

1
√
2

(
|0⟩1|φ⟩2|ϕ⟩3 + |1⟩1|φ⟩2|ϕ⟩3

)
Fig. 4. The general quantum circuit diagram for preparing quantum st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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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根据量子力学基础理论, 量子态  也可以写

成如下形式:
 

|ϕ⟩ = c11 |ϕ11⟩ |0⟩+ d11 |ϕ12⟩ |1⟩ , (17)

c11 d11 c211 + d211 = 1

|ϕ⟩

其中  ,    为任意实数, 且   . 采用

同样的计算推导方法, 本文也可以设计出制备量子

态  的通用量子线路.

|φ⟩ |ϕ⟩

|φ⟩ |ϕ⟩

|φ⟩ |ϕ⟩

在完成两个量子态  和   的制备后, 接下

来就是设计实现两个量子态内积的通用量子线路.

因为受控 SWAP量子逻辑门可以实现两个量子比

特状态之间的转换, 所以在量子态演化过程中, 在

量子线路中增加控制位, 主要利用 H 量子逻辑门、

受控 SWAP量子逻辑门实现两个量子态  和 

之间的转换, 形成量子纠缠态, 通过对控制位量子

态的测量求得两个量子态的内积.    和   的量

子态内积求解线路如图 5所示, 其中 H 量子逻辑

门的矩阵形式为
 

H =
1√
2

[
1 1

1 −1

]
. (18)

SWAP量子逻辑门的矩阵形式为 

SWAP =


1000

0010

0100

0001

 . (19)

求解量子态内积的计算推导如下: 

|0⟩1|φ⟩2|ϕ⟩3
1:H−−→ 1√

2
(|0⟩1|φ⟩2|ϕ⟩3 + |1⟩1|φ⟩2|ϕ⟩3)

 

2 and 3:SWAP,控制位为1−−−−−−−−−−−−−−→ 1√
2
(|0⟩1|φ⟩2|ϕ⟩3+|1⟩1|ϕ⟩2|φ⟩3)

 

1:H−−→ 1

2
|0⟩1 (|φ⟩2|ϕ⟩3 + |ϕ⟩2|φ⟩3)

+
1

2
|1⟩1 (|φ⟩2|ϕ⟩3 − |ϕ⟩2|φ⟩3) .

|0⟩用标准基态  测量控制位得到 0的概率为
 

  [
1

2
(⟨ϕ|3⟨φ|2 + ⟨φ|3⟨ϕ|2) ⟨0|1 +

1

2
(⟨ϕ|3⟨φ|2 − ⟨φ|3⟨ϕ|2) ⟨1|1

]
|0⟩1

× ⟨0|1

[
1

2
|0⟩1 (|φ⟩2|ϕ⟩3 + |ϕ⟩2|φ⟩3) +

1

2
|1⟩1 (|φ⟩2|ϕ⟩3 − |ϕ⟩2|φ⟩3)

]
=

1

2
(⟨ϕ|3⟨φ|2 + ⟨φ|3⟨ϕ|2) ⟨0|1|0⟩1⟨0|1

1

2
|0⟩1 (|φ⟩2|ϕ⟩3 + |ϕ⟩2|φ⟩3) =

1

2

(
1 + ⟨φ | ϕ⟩2

)
.

|1⟩用标准基态  测量控制位得到 1的概率为  [
1

2
(⟨ϕ|3⟨φ|2 + ⟨φ|3⟨ϕ|2) ⟨0|1 +

1

2
(⟨ϕ|3⟨φ|2 − ⟨φ|3⟨ϕ|2) ⟨1|1

]
|1⟩1

× ⟨1|1

[
1

2
|0⟩1 (|φ⟩2|ϕ⟩3 + |ϕ⟩2|φ⟩3) +

1

2
|1⟩1 (|φ⟩2|ϕ⟩3 − |ϕ⟩2|φ⟩3)

]
=

1

2
(⟨ϕ|3⟨φ|2 − ⟨φ|3⟨ϕ|2) ⟨1|1|1⟩1⟨1|1

1

2
|1⟩1 (|φ⟩2|ϕ⟩3 − |ϕ⟩2|φ⟩3) =

1

2

(
1− ⟨φ | ϕ⟩2

)
.

 

 

Control Measure

|> {

|> {

|0>

|0>

|0>(-1) 12 11

12 



11

RY(11)

RY(11)  

 
SWAP

 

|0>

|0>(-1)

图 5    量子态内积求解对应的量子线路图

Fig. 5. The quantum circuit diagram corresponding to solving the inner product of quantum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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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与分析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

强求解方法进行有效性和准确性验证, 本节首先选

取 UC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数据库中

的 Haberman, Iris, Diabetes, Wine四个公共数据

集作为本次实验的测试数据集,  并结合经典 K-

means算法在相同条件下进行仿真实验与分析; 其

次, 以某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登陆战役模拟演习中收

集的关于作战平台实验数据为研究对象, 将本文提

出的方法与经典的 K-means算法同时用于求解平

台聚类问题,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最后, 对本

文提出的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方法的

计算复杂度与经典 K-means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进

行对比分析. 

4.1    公共数据集仿真实验

Haberman, Iris, Diabetes, Wine四个公共数

据集的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 本文依次将其作用于

两种算法进行实验验证. 实验结果重点从准确率、

运行时间和迭代次数等方面对两种算法进行对比

分析. 由于在对这两种算法进行实验测试时, 在初

始聚类中心选取环节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造成单

次实验结果可能出现较大偏差, 为了避免这种误差

影响, 本文设定在每个数据集上运行算法 10次,

求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本文提出的方法的伪代

码如表 2所示.
 
 

表 1    实验数据集信息表

Table 1.    Experimental dataset information table.

数据集 样本数 特征维度数 类别数

Haberman 306 3 2

Iris 150 4 3

Diabetes 768 8 2

Wine 178 13 3
 

图 6所示为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

方法和经典 K-means算法在 4种公共数据集上进

行聚类分簇的准确率比较图. 由于选用的 4个公共

数据集都是带标签的, 每个数据样本都有自身对应

的分类标签, 所以这里以结果实现正确划分的数据

样本个数与数据样本总数量的比值作为衡量两个

算法的准确程度. 从图中通过分析可以得出, 在 4

种数据集下本文提出的方法比经典 K-means算法

都有较为显著的提升, 主要原因是经典 K-means算

法在确定初始聚类中心点位置时, 采用的是随机在

所有数据样本中选取, 而初始聚类中心点位置很容

易影响到聚类结果, 造成实验结果与数据集自身标

签分类结果之间有偏差, 容易陷入到局部最优解.
 

表 2    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方法的伪代码
Table 2.    Pseudo code of the quantum enhancement solution method based on QK-means.

算法1. 基于Q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方法的伪代码

输入: 输入数据集S(N, M, K), 其中N表示数据集样本数量, M表示数据样本维度, K表示数据分类个数. 初始化量子软件开发环境与量
子云平台

输出: K个聚类分簇以及每个分簇所包含的数据样本

Qr初始化量子软件开发环境  与量子比特数量

1) 根据输入数据集分类个数确定聚类中心数为K

2) 结合公共数据集实际情况, 根据3.1节中所述选取聚类中心点的方法, 将每个分簇数据集合的平均值作为初始聚类中心点位置

3) 对数据样本和聚类中心点进行量子化, 并给SSE赋一个较大值

⩾4) while SSE值  阈值 do

D (xi, ck)5) 通过基于QK-means的量子线路制备量子态, 计算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距离 

D (xi, ck) D (xi, ck) min
i,k

D (xi, ck) xi → Ck6) 根据  , 当  取到  时, 将 

Nk c′k =
1

Nk

∑
xi∈Ck

xi7) 计算每个  , 并求该聚类分簇的平均值 

c′k8) 通过  更新聚类中心位置

SSE =

K∑
k=1

∑
xi∈Ck

|D (xi, ck)|
2

9) 求解整个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 

10) end while

Ck11) 输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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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针对初始聚类中心点位置选取方式进行了

优化, 在确保合理性的前提下, 缩小每个聚类中心

点选择范围, 避免了不良初始聚类中心点数据带来

的较大实验结果误差.

图 7为在 4种公共数据集下两种算法的运行

时间对比图. 从图 7可以分析得出, 在 4种数据下

本文提出的方法的运行时间明显低于经典K-means

算法的运行时间, 特别是当数据样本较大或者数据

维度较大时, 两种算法的运行时间对比更为明显.

通过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本文提出的方法利用量

子增强技术使其具有并行计算的能力, 大大缩短了

算法的运行时间, 而这种并行计算能力, 随着数据

量和数据维度增大, 表现出的优势更为明显. 另一

个原因是本文提出的方法优化了初始聚类中心点

的选取方式, 一定程度上通过减少迭代次数缩短了

算法的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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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 4种公共数据集下, 两种算法的运行时间对比图

Fig. 7. Comparison of  runtime between the two algorithms

on four common datasets.

图 8为在 4种公共数据集下两种算法的迭代

次数对比图, 图中迭代次数是多次试验测试的平均

值, 所以不一定是整数值. 从图中分析可以得出,

在 4种数据下本文提出的方法的迭代次数少于经

典 K-means算法的迭代次数, 特别是当数据样本

较为复杂时, 与经典 K-means算法相比, 本文提出

的方法具有较大优势. 分析原因主要是本文提出

的方法在选择初始聚类中心点时, 通过缩小每个

聚类中心点选取范围, 将其限制在一个较优的数

值范围, 降低了随机性给聚类结果带来的影响, 从

而使算法可以较早取得较优解, 减少了算法的迭

代次数. 当数据样本变得复杂时, 经典 K-means算

法通过随机方式选取初始聚类中心点的局限性和

不确定性就越为突出, 造成了算法迭代次数增多,

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则基本不受数据样本复杂度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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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 4种公共数据集下, 两种算法的迭代次数对比图

Fig. 8. Comparison of  iteration times  of  two algorithms on

four common datasets.
  

4.2    平台聚类问题求解

如图 9所示为某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登陆战役

模拟演习项目的作战任务区域图. 该项目作战区域

主要由 A区域与 B区域组成, 本文只对 A区域中

的作战平台开展联合作战战役行动中平台聚类问

题研究. 实验过程中, A区共有作战平台类型 12种,

数量 23个 , 各平台包含的具体资源属性类型有

12种, 同类型的不同平台采用不同字符进行表示.

实验所需的数据是在战役演习项目中对 A区域作

战平台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 随机选取的

3组作战平台数据, 每组数据包含 23个平台数据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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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 4种公共数据集下, 两种算法的准确率比较图

Fig. 6. Comparison of  accuracy between two algorithms on

four common 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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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作战任务区域图

Fig. 9. Operational mission area map.
 

针对联合作战战役行动中平台聚类问题, 实验

所需搭建环境以及所采用的实验原理和方法都与

4.1节实验基本相同, 这里不再赘述. 针对本文提

出方法的伪代码, 程序在执行中将聚类中心点选取

方式调整为利用每个任务簇的任务数据平均值

进行确定, 并将该值作为对应平台簇的初始聚类中

心点.

图 10为在 3组平台数据下两种算法的实验结

果比较图. 图 10(a)为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

求解方法的实验结果, 图 10(b)为经典 K-means

算法的实验结果. 从图中可以分析得出, 两种算法

都可以对 3组平台数据进行聚类分簇, 但本文提出

的方法在聚类效果上要优于经典 K-means算法,

其主要原因就是经典 K-means算法在初始聚类中

心点选取时随机性较大, 容易陷入局部较优解.

图 11为在 3组平台数据下两种算法的运行时

间对比图. 从图中可以分析得出, 在 3组平台数据

下本文提出的方法的运行时间低于经典 K-means

算法的运行时间, 再次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方法的量

子并行计算优势. 此外, 由于 3组平台数据的规模

相同, 所以两种算法在 3组数据下的运行时间也基

本相等.

图 12为在 3组平台数据下两种算法的迭代次

数对比图. 由于图中迭代次数是经过多次试验测试

得到的平均值, 所以不一定是整数值. 从图 12分

析可以得出, 在 3组数据下本文提出的方法的迭代

次数少于经典 K-means算法的迭代次数, 且由于

3组平台数据的规模相同, 两种算法在 3组数据下

的迭代次数也基本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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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wo algorithms under three sets of platform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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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复杂度分析
 

4.3.1    时间复杂度分析

O (KMN)

O (KMN)

O (2ZKMN)

根据经典 K-means算法流程图 (图 1), 经典

K-means算法中主要消耗资源的步骤为计算聚类

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距离、计算聚

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等. 根据文献 [35]相关内

容, 计算聚类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

距离部分的时间复杂度为  , 计算聚类数据

集的残差平方和部分的时间复杂度也为  ,

其中 K 为聚类中心点数量 , M 为数据样本维度

数量, N 为数据样本数量. 所以如果算法迭代次

数为 Z, 则经典 K-means算法总的时间复杂度为

 . 而根据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

求解方法的伪代码 (表 2), 该方法主要针对经典

K-means算法的计算聚类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

点之间的欧氏距离部分和计算聚类数据集的残差

O (KN logM)

O (KN logM)

O (2ZKN logM)

平方和部分进行量子增强, 实现并行计算. 根据文

献 [36]相关内容, 在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

求解方法中, 计算聚类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点之

间的欧氏距离部分的时间复杂度为  ,

计算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部分的时间复杂

度也为  , 其中 K 为聚类中心点数量,

N 为数据样本数量, M 为数据样本维度数量. 如果

算法迭代次数为 Z, 则该方法总的时间复杂度为

 . 从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所

提方法与经典 K-means算法相比, 较大幅度地缩

短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实现了量子增强. 

4.3.2    空间复杂度分析

O (MK)

O (M (N +K))

O (M (N +K))

O (K logM)

O ((N +K) logM)

O ((N +K) logM)

通过对经典 K-means算法运行结构进行仔细

分析, 该算法在进行聚类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点

之间的欧氏距离计算以及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

和计算时需要分配较多额外的辅助存储空间. 根据

文献 [35]相关内容, 分析得出计算聚类数据样本与

各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距离部分空间复杂度为

 , 计算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部分空间

复杂度为  , 所以经典 K-means算法

总的空间复杂度应该取较大值为  ,

其中 K 为聚类中心点数量 , N 为数据样本数量 ,

M 为数据样本维度数量. 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在计

算欧氏距离时需要先对数据样本量子化, 通过量子

化可以减少计算所需的空间资源, 根据文献 [35]相

关内容, 该方法中的计算聚类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

点之间的欧氏距离部分空间复杂度为  ,

计算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部分空间复杂度

为  , 所以该方法总的空间复杂

度为  . 与经典 K-means算法相

比, 本文提出的方法在算法空间复杂度方面具有明

显降低. 

5   结　论

针对联合作战战役行动中平台聚类编组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方法.

首先, 该方法在经典 K-means算法基础上, 结合具

体实际问题, 对算法结果影响较大的初始聚类分簇

数量与初始聚类中心点位置等环节进行了优化处

理, 降低了随机选取给算法带来的误差影响, 避免

算法结果陷入局部最优解; 其次, 该方法针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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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Comparison of runtime between two algorithms un-

der three sets of platform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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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eans算法中需要消耗较大计算资源计算聚类

数据样本与各聚类中心点之间的欧氏距离部分和

计算聚类数据集的残差平方和部分, 构建对应的量

子线路进行求解, 实现量子增强与加速; 最后, 在

公共数据集上和具体的战役平台编组中对经典 K-

means算法和基于 QK-means的量子增强求解方

法进行仿真验证与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

的方法能较好地解决联合作战战役行动中平台聚

类编组问题, 与经典 K-means算法相比, 在时间复

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两个方面都有较大幅度降低. 该

方法虽然便于理解, 有较高的准确率, 算法的复杂

度也大幅度降低, 但该方法量子化程度有限, 需要

较多的计算资源. 如何提升基于 QK-means的量

子增强求解方法的量子化程度是下一步我们重点

需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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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oposes  a  quantum  enhanced  solution  method  based  on  quantum  K-means  for  platform

clustering and grouping in joint operations campaigns. The method first calculates the number of categories for

platform  clustering  based  on  the  determined  number  of  task  clusters,  and  sets  the  number  of  clustering

categories  in  the  classical  K-means  algorithm.  By  using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tasks,  the  clustering

center points are calculated and derived. Secondly,  the Euclidean distance is  used as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latform data  and  each  cluster  center  point.  The  platform data  are  quantized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ir  corresponding  quantum  state  representations.  According  to  theoretical  derivation,  the

Euclidean  distance  solution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quantum  state  inner  product  solution.  By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quantum state inner product solution quantum circuit, the Euclidean distance solution

is completed. Then, based on the sum of squared errors of the clustering dataset, the corresponding quantum

circuit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calculation and deduc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al  K-means  algorithm,  the  proposed  method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latform clustering  and

grouping  problem  on  such  action  scale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time  and  space  complexity  of  the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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